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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成群结队”送钱
官员“前赴后继”落马

“我认罪、悔罪，也希望我的
案例能警示身边的朋友们，扎好
廉洁自律的藩篱，不要成为别有
用心的人的猎物！”日前，在安徽
省霍山县法院的庭审现场，袁文
声泪俱下。

袁文所说的“别有用心的
人”，多为安徽一些学校的领导。
据检察机关审查，袁文2008年以
来的 36 项受贿事项，有 34 项来
自各类学校，包括11所本科院校，
22所大专、高职院校和 1所中专
学校。

据统计，这些学校几年中合
计 130 次给袁文送钱 150 万余
元。而他们的“别有用心”其实并
不“特别”，主要是想借助袁文手
中的权力，多批招生计划、专科升
格成本科或学校更名等。

在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
中，“学校成群结队送钱”的对象
不只袁文一人。

据检察机关指控，袁文所在
部门的前任处长、后升任安徽省
教育厅副厅长的杨德林，先后42
次收受18所学校的贿赂。

袁文的同事、安徽省教育厅
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先后
95次收受 39所中学校长和 6名
区县教育局局长的贿赂，在省级
示范高中评审、规范办学行为监
管、项目审批等方面为其提供“关
照”。

“安徽教育行政审批腐败涉
及面之广、行贿受贿次数之多，出
乎我们的意料，在职务犯罪领域
相对也很突出！”一位办案人员
说。

招生计划腐败：
“审批弹性”成“寻租暗门”

“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机关，
‘实权部门’和‘冷门部门’的差别
很大，‘实权部门’白天门庭若市，
晚上常有饭局。”安徽省教育厅一
名落马官员自述，党的十八大之
后，他明面上的饭局少了，暗地里
的“权钱勾兑”却“停不下来”。

记者调研了解到，安徽省教

育厅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几名官
员，都来自手握审批权的“实权部
门”。如杨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
领导的计划财务处（后分立为发
展规划处和财务处），就负责拟订
全省省属高校、中专的招生计划，
指导高中制订招生计划，以及学
校设置、撤销、更名等的申报和审
核等。

“多招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
入，招生计划可以说是学校的‘生
命线’。”安徽一所省属高校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学校每年的招生
计划都要报给省教育厅计财处审
批，而全省的招生计划有一个总
盘子，在学校之间存在竞争性，

“给他的多了，给你的就少了，所
以很多学校争着去省厅拉关系”。

翻开袁文的起诉书，34所向
其行贿的学校几乎都与招生计划
有关，有的学校为了多争取计划，
更是长期“打点”。如某学院一名
副院长从2007年到2016年间，6
次在春节前给袁文送现金、购物
卡；某大学一名副校长和一名院
长，从2010年到 2014年“年年不
漏”，5 次共送给袁文购物卡 4.6
万元。

那么，送钱就能多搞到招生
计划吗？“审批每所学校每年招生
多少，虽然有软硬件条件、历年生
源状况等依据，实际上存在着一
定的‘弹性空间’，审批时很容易
找理由。”曾在安徽省教育厅工作
多年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记者发现，一些学校的招生
计划增幅，与送礼数额的大小存

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如某
学院领导2009年、2010年两次共
送给袁文15万元，该校的招生计
划数“两年翻一番”，从2008年的
1300 人，跃升到 2010 年的 2600
人。

学校设立、升格腐败：
为获得“金字招牌”
几十所学校“金钱公关”

学校的设立和升格，也成为
“审批寻租”的重要方面。据办案
机关审查，杨德林和袁文各自收
受的最大一笔贿赂，都来自一名
叫张明亮的商人，他为了创办一
所职业技术学院，向杨德林行贿
55 万元，向袁文行贿 46.5 万元、
金条10根。

专科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
意味着办学能力、教学水平得到
认可，含金量更高的“本科招牌”
带来的是更好的声誉、生源和收
入。起诉书显示，近年来安徽多
所民办专科高职院校在升格为本
科过程中存在行贿行为。

近年来，全国多省启动“省级
示范高中”评选工作，入选的学校
相当于获得了一块“金字招牌”。
在安徽省教育厅，负责制定“省级
示范高中”评估标准及指导实施
的部门是基础教育处，该处原处
长缪富国在评审过程中先后收受
39所中学的贿赂。

据了解，向其行贿的中学不
乏“名校”，行贿人包括多名校长、

“名师”。他们行贿请求“关照”的
不仅有通过评审，还有入选后的
评优、对规范办学监管的放松，乃
至出现问题后的“轻查处”。

2010 年以来，安徽有多所
“省级示范高中”因存在违规问题
被“摘牌”。其中几所中学为“复
牌”，由校长或所在区县教育局局
长等向缪富国行贿，也很快“得偿
所愿”重获“金字招牌”。

行贿、受贿逻辑：
学校办学逐利
与官员私欲膨胀相裹挟

记者调查了解到，作为教育
腐败窝案中的行贿方，涉案学校
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冲动，不惜通
过行贿的方式“公关审批”，借行
政权力之手获取利益。

“评上省级示范高中，校长的
级别可以从科级提高到副处级，
学校每学期学费从350元提高到
850元，招生的时候可以优先选
择好生源。”安徽一所中学的校长
说，“示范高中”的金字招牌关系
到名气、收入和政绩，因此学校和
市县教育系统的领导都积极性高
涨，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
计找关系，送钱只是手段之一。

多一个招生指标就能多招一
个学生，就意味着一笔学费等收
入。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相对稀缺
的背景下，不少社会资本“把学校
当企业、把教育当生意”，为升本
科、多招生大肆行贿。

教育审批腐败高发：

安徽近百学校向官员行贿267次

阅读提示
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原

处长袁文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审查共
有34所学校向她行贿。

近期在安徽曝出的系列教育贪腐
案，揭露了教育行政审批这一“隐蔽的
腐败高发区”。据统计，去年以来落马
的袁文、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
林、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3名官员，
向他们行贿的大学、专科高职、中专、中
学等各类学校共有近百所，行贿次数达
数百次。

这些学校为何要给教育行政部门
官员送钱？教育审批存在哪些“猫腻”
和“寻租空间”？教育审批腐败会造成
什么危害？

据办案机关审查，安徽文达集
团相关负责人，为旗下的安徽文达
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升本科、搞计划，
先后8次向杨德林行贿3.2万元，6
次向袁文行贿15.9万元。

“升本”后的文达信息工程学
院，成为文达集团的“现金牛”。
2015年，文达集团因负债近20亿元
导致旗下多个园林、培训、互联网企
业倒闭或停办，文达学院每年的巨
额学费成为偿债的筹码。

“我本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可
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的增
大，朋友圈发生了变化，一些别有用
心的人开始围绕在身边。”作为受贿
官员之一，袁文介绍自己贪腐的起
点，说随着恭维奉承的人增多，“开
始飘飘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觉
得吃点、喝点、拿点没什么”。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
工作力度持续加大，袁文自述“很害
怕”，想就此断了受贿行为，但仍不
断有“关系好”的学校领导来行贿，
而她已被这种“权钱交易”的关系网
所“裹挟”，难以自拔。“尤其是一想
到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抹去曾
经犯下的过错，心里就非常绝望。
这世上有很多事一旦开了头就无法
回头！”

审批腐败颠覆“教育价值”
专家呼吁“教育简政放权”

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之所以
发生，除了学校公关、个人贪欲，还
存在深层次的原因：教育资源的配
置管理权力过于集中。

有落马官员接受采访时说，全
省所有省属大中专院校的设立、专
业设置、招生计划，乃至一些学校教
职工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调动，都要
经过省教育厅审批；上级教育部门
和财政部门的教育经费，都归口到
教育厅分配，又集中在某几个处室。

“高校专业那么多，哪种应不应
该招生、招多少，实际上教育厅难以
掌握，但是不批你就不能招生。省
厅每年制订的全省普通高中和职业
高中招生计划数，精确到个位，但实
际上下到各个市县后难以落实。”一
名落马官员说。

“其实很多学校报上来的审批
事项，未必是不符合规定。但我可
以组织人立即审批，也可以拖放一
两年，这就是权力的自由裁量权。”
这名官员说，如果将审批事项下放，
就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和剥夺”，这
个过程会“很痛苦”，改革的最大阻
力就在这里。

“教育是关系人成长的事业，强
调的核心价值是正直。教育审批腐
败最大的危害，就是颠覆了教育的
价值。”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说，这些腐败行为影响到教
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还会产生一系
列连环负面效应，影响师生的人生
观、世界观。

储朝晖认为，安徽教育腐败窝
案并不是孤例，要遏制教育审批腐
败，一是要限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的“扩权冲动”，不能随便增加权力；
二是要将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公
开化”“透明化”。

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北京理工
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杨东平认为，教育领域要实现政
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改变政府包
揽过多的状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
化教育改革的要求，目标是推进教
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杨东平说，目标很明确，但一些
地方的改革力度有限。“安徽教育腐
败的案例，再一次提醒我们教育简
政放权的必要性。”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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